


 
笑猫日记2：塔顶上的猫
【杨红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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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 塔顶上有一只猫

有一天|天气：漫漫长夜的冬天终于过去了。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春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在往后的日子里，白天渐渐

地会比黑夜长。
 

春天到底是哪一天到来的？我和京巴狗地包天一直在争论不休。
地包天说，春天是她的女主人给她脱下花棉袄，换上绿毛衣的那一天
来的；我说，春天是第一阵春风吹来的那一天来的。

地包天说：“天天都在吹风，怎么知道哪一阵风是春风？”
我说：“有一阵风吹在我的脸上，轻轻柔柔的，像杜真子的手在抚

摸我的脸，这一阵风就是春风。”
这样的争论，永远没有结果，应为地包天就会转移话题。
“猫哥，你看天上的那朵云，好像你现在的样子。”
我现在正躺在山坡的草地上，头上白云朵朵，每一朵白云的形状

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地包天说的是哪一朵云。
“就是那一朵。看见没有？前面突起的两个尖尖角，是你的两只耳

朵。后面怎么没有尾巴？左边还缺了一条腿……哦，对不起，猫哥，这
是一朵受伤的云，不是很像你……”

那朵“受伤的云”是朵流云，匆匆忙忙地走得很快。它来到了白塔
那里，很快地，又掠过了塔顶。

塔顶上有只猫！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地包天。地包天站起身来，两只爪子搭在眉

头那里：“嗷，天哪！塔顶上真的有一只猫！”
这座白塔屹立在翠湖公园的中央，塔顶应该是公园的最高点。平

时，我们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都太注意地面上的事情，很少抬
头看看天空。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看那朵“受伤的”流云，如果那朵流
云没有经过塔顶，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现，塔顶上有一只猫。

塔顶上的猫，引起了地包天的好奇心：“我想知道的是，这只猫在
塔顶上干什么。”

看了半天，塔顶上的那只猫好像什么都没干，只是一动不动地蹲
在塔顶上。



“这只猫只不过在塔顶上发呆而已。”地包天重新躺在草坡上，“我
想知道地是，在哪里不可以发呆！这只猫为什么偏偏要到塔顶上去发
呆呢？”

如果我不回答地包天的问题，地包天就会自问自答：“哦，我知道
了。在塔顶上发呆，是最高级的发呆，这说明发呆的水平很高……”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就是地包天的思维方式——一团乱麻。
我被塔顶上的这只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一只罕见的虎皮猫，

黄黑相间的皮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泽，远远望去，就像涂
上了一层金粉的雕塑。

因为山坡与白塔之间隔着翠湖，所以我看不清那只猫的脸。但
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只猫蹲在塔顶上的姿态都很优雅，所以我
断定，这是一只女猫。

到了下午，来翠湖公园晒太阳的猫更多了。京巴狗地包天热心地
奔走相告，于是，公园里所有的猫都知道了，塔顶上有一只猫。

所有的猫都聚集在白塔下面，仰着头看塔顶上的猫。 
她什么意思啊?”全身雪白，白得没有一根杂毛的“靓猫”问她身边

的“酷猫”。酷猫全身乌黑，黑得没有一根杂毛。这一黑一白的酷猫和
靓猫，总爱呆在一起。他们认为白猫和黑猫才是真正高贵的猫。对于
塔顶上那只既不是黑猫，也不是白猫的虎皮猫，酷猫和靓猫根本没把
她放在眼里。 

“她到底想干什么?”“乌云盖雪”问她身边的“雪里拖槍”。 
云盖雪是一只身子乌黑，只有四只爪子是白色的女猫。雪里拖槍

是一只身子雪白，只有尾巴是黑色的男猫。他们认为，只有乌云盖雪
和雪里拖槍，才是猫中极品，所以他们也没有把塔顶上的虎皮猫放在
眼里。 

看稀罕的猫都仰着头，对塔顶上的猫议论纷纷。塔顶上的猫对她
脚下的这一切，却全然不知，她仍然一动不动地蹲在塔顶上。 

脖子仰酸了，眼睛看累了，乌云盖雪和雪里拖槍率先离开了。“有
什么好看的?想出风头而已。”他们不屑一顾地走远了。

真的没什么看头。 
酷猫和靓猫也离开了。随后，那些看稀罕的猫，也陆陆续续地散

了。 
“猫哥，我们也走吧。”地包天的脖子也仰酸了，眼睛也看累

了，“杜真子该放学了。” 
地包天以为一提杜真子，我就一定会回家。可是，我现在并不想

回家，塔顶上的那只猫已经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我一边欣赏着她优



雅的仪态，一边感受着她内心的孤独。她使我想起孤独地穿行在丛林
里的老虎。老虎是我最崇拜的偶像，虽然我们同属猫科，还有亲戚关
系，但我只有在电视节目“动物世界”里见过老虎。

地包天独自离开了公园。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和她一道回家。
 



又一天 小树林里的猫会

又一天|天气：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又滚滚的雷声，从天空深处，
隐隐约约地传来。看看杜真子书桌上的日历，才知道今天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惊蛰”。从这一天开始，冬眠的动物们将纷纷出来活动了。 

 
每天早晨，我和杜真子都是被闹钟闹醒的。杜真子会赖床，一直

赖到她的妈妈大呼小叫地来掀她的被子。 
起床后的杜真子，手忙脚乱，刷牙、洗脸、梳头、吃早餐，她会

在二十分钟内通通搞定。临出门的时候，她会把她房间里的那盆土豆
苗抱到阳台上，放在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她还会把一片偷偷留下的面
包撕成碎屑，撒在阳台上，给那些小鸡吃。这时候的杜真子，是天底
下最温柔、最可爱的女孩。 

京巴狗地包天永远会在一楼的电梯门口等着我。这几天，她对我
有些不满。她跟她的女主人一样，喜欢吃甜蒜。她明明知道我受不了
她嘴里的蒜味儿，可这几天她故意不漱口，也不嚼口香糖。 

地包天对我的不满，是从我们发现了翠湖公园白塔顶上的那只猫
的那天开始的。她不止一次酸溜溜地对我说，现在我的心里只有她，
没有她。第一个“她”，指的是塔顶上的那只虎皮猫；第二个“她”，指
的是地包天自己。 

地包天一见到我，就对着我的脸哈出一口蒜气。我赶紧逃跑。 
我朝翠湖公园跑去。远远地，我就看见了高耸 
入云的塔顶，塔顶上有一只猫。每天，不知她什时候上去，也不

知她什么时候下来。总之，每天早上，我去公园的时候，她已经在塔
顶上了；每天晚上，我离开公园的时候，她还在塔顶上。 

还是那片山坡。虽然，上午的太阳还没有照射到这片山坡上来，
但是，躺在这里，刚好能从最佳的角度仰望他塔顶上的那只猫。我刚
躺下，京巴狗地包天就追来了。 

“猫哥，太阳还没晒过来，你躺在这里不冷吗？” 
我静静地望着塔顶上的猫，什么也不想说。 
这时候，从很远的高空中，隐隐约约地传来滚滚的雷声。 
“这是什么声音？”地包天是一只很有想象力的京巴狗，“天上好像

有人在打鼓，有好像有许多人在跑步。” 



我告诉地包天，那是雷声。 
“我只知道夏天会打雷，在打雷之前会有闪电，在打雷之后会下

雨。”地包天迷惑地望着天空。 
我告诉地包天，现在天上响的是春雷。 
“哦，猫哥，我差点儿忘了！”地包天的记性不太好，“刚才我经过

小树林时，看见好多猫在那里开会。他们让我捎话给你，叫你也去开
会。”

“开会？” 
我觉得好可笑。我从来就是独来独往的，很少和他们聚到一起

的。记得有一次他们硬让我去开会，讨论“猫该不该笑的问题”。会上
所有的猫都说猫不该笑，那是因为他们都不会笑。我才不理他们呢。
既然他们看不惯我笑，看见我笑就生气，我不跟他们来往就是了。所
以，在我的同类里，我并没有好朋友。 

地包天从来没有开过会，她很想去看看那些猫是怎么开会的，更
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 

“我听说那些猫经常在公园的小树林里开会，你带我去一次吧！” 
“无聊透顶！” 
我对那样的会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塔顶上的

那只猫。 
这时，一群猫朝山坡上跑来。 
身子白、尾巴黑的雪里拖槍率先冲倒我的面前：“笑猫，我们都在

等你去开会。你怎么还不去？” 
我笑了，是嘲笑。 
“你们开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全身乌黑的酷猫跳了起来，“难道你不是猫吗？” 
我觉得很奇怪。雪里拖槍和酷猫平时是两只势不两立的男猫，现

在怎么好得一个鼻孔出气？ 
我有笑了，是冷笑。 
“难道我是猫，我就一定要参加你们的猫会吗？ 
“我知道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的猫会，但是这一次，你必需参加。” 
那知全身黑、四爪白的乌云盖雪慢悠悠地说着，但口气却十分傲

慢。她仗着自己有名贵猫的血统，对谁都是一幅有恃无恐的样子。 
“对，你必须参加！” 
全身白得没有一根杂毛的靓猫也跳出来，站在乌云盖雪的身边。

我更觉得奇怪了。靓猫和乌云盖雪一直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女猫，今
天怎么也好得像亲姐妹似的？ 



“说说看，我为什么必须参加这个会？” 
我重新在草地上躺下来，把两只前爪枕在脑后，两只后爪较差地

跷起来。 
雪里拖槍气极败坏地说：“因为我们要开的这个会，是关于那只猫

的！”他高高地举起一只爪子，指着塔顶上的那只猫。 
看看其他猫的脸上，都是一副愤愤不平的表情。我坐起来，不解

地问：“难道那只猫跟你们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好几只猫异口同声地朝我怒吼。 
我本来不想去参加这个猫会的，可听到那只猫的怒吼之后，我倒

真想去听听，塔顶上的那只猫，到底跟地上的这些猫有怎样的关系。 
我站起身来：“走吧，我跟你们去开会。” 
一群猫浩浩荡荡地冲下山坡，浩浩荡荡地冲进小树林。 
小树林里还有一些猫等在那里。 
很快，大家就围成一个圆圈蹲着，尾巴都朝着一个方向弯着。 
酷猫和雪里拖槍并肩蹲着，他们俩对望了一眼。看得出来，他们

很得意，至少眼前的这个阵势让他们觉得这里猫多势众，而塔顶上的
那只猫势单力薄。 

这个猫会从上午开到中午，有从中午开到下午。每只猫必须发
言，都必须表明对塔顶上的那只猫的态度。 

最后，只剩下我没有发言了。他们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我一
直望着塔顶上的猫发呆。 

雪里拖槍不得不提醒我：“笑猫，该你发言了。” 
我突然笑起来。如果在平时，我的笑肯定会让这些猫非常愤怒，

因为他们都不会笑，也不能容忍别的猫笑。但是今天，他们似乎对我
特别宽容，因为现在他们要共同对付的是塔顶上的那知虎皮猫。 

“让我说什么呢？”我问道。 
“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靓猫对我说话的语气从来没有这样

温柔过，她平时见到我，总是不理不睬的样子，“笑猫，对塔顶上的那
只猫，你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看法。” 
乌云盖雪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笑猫，你怎么可以没有看法

呢？” 
“我有看法！” 
地包天突然冲到这一群猫所围成的圆圈里来。她一直认真地听着

每只猫的发言，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发言。 



这是一次猫的会议，突然闯来一只狗，而且是一只傻里傻气的京
巴狗，这让会议的主持猫——雪里拖槍很生气。

“我们猫在开会，狗跑来干什么？” 
地包天说：“我有话要说。” 
雪里拖槍眼睛一蹬：“请你马上离开。” 
这时候，我挺身而出：“她是我的好朋友，你让她离开，我也离

开。” 
我和地包天一起离开了小树林。开了一整天的猫会，就这样被地

包天搅了。
 



第二天 著名的“资格猫”

第二天|天气：天上只有几缕淡淡的云彩。风也是柔柔的清风，吹
得柳枝轻轻摇摆，吹皱了翠湖绸缎一样的水面。

 
刚走进翠湖公园，就撞见了乌云盖雪和雪里拖槍，我怀疑这两只

猫，早就在这里候着我了
“笑猫，今天我们还得接着开会。”乌云盖雪的口气依旧十分傲

慢。
我说：“昨天不是开过会了吗？”
“大伙儿都觉得还没开够。”乌云盖雪说：“有好多猫还有话说。”
“我也有话要说。”地包天兴冲冲地嚷嚷着。雪里拖槍恶狠狠地瞪

了地包天一眼，很想发作，但有碍着我的面子。必经在猫界，我还是
一只很有名气的猫，这也是他们一定要我出席猫会的一个原因——有
我在，会给这个猫会增添几分权威性。雪里拖槍对地包天说：“你是
狗，不是猫。在我们猫的会上，你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地包天眨巴着眼睛，问我：“什么叫‘旁听’？”
我也说不清楚，可能就是参加会议而不能发言的意思。不过，只

要可以参加猫会，地包天就很高兴了。昨天的猫会，真让地包天长了
见识，她发现那些发言的猫，都有一个了不起的本领，就是都能够一
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猫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带我去开会。”
说得也是。那些无聊的猫们的话题，肯定离不开塔顶上的那只

猫，而那只猫正是我所关心的。
小树林里，开会的猫都到齐了。真怪，平时，这些猫都是喜欢睡

懒觉的，怎么一开起会来，就都变得这么勤奋呢？
他们还是围成一个圆圈蹲着，尾巴也朝着一个方向弯着。我的尾

巴习惯直直地拖在身后，这让酷猫看着不顺眼。
“笑猫，你的尾巴呢？”
“屁一股那里。”
“我知道在屁一股那里。请你把尾巴弯过来。”
听得出来，酷猫是压着一肚子火的。
我故意把尾巴向上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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